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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千山鳥飛絕，萬徑
人蹤滅，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上小學
時，學習柳宗元的這首
詩，感覺是空曠孤獨、
寂寞寒冷。成年後再想
起它，認識進了一層，
覺得瀰漫㠥一股禪宗的
意味，作者表面上寫的
是一個年邁的漁者在寒
冷的江邊垂釣，內心要
表現的卻是一種人生處
境。

事實上，作者寫的並
非別人而是自己；垂釣
的也不是魚，乃是人生
和這個世界。當人從蒙
昧中脫離出來走向社
會，也就把自然當做了
對立面和觀照的對象。
但當一個人的思想素養
和人文情操達到一定高
度，又極可能形成與眾
不同的生活觀念，他會
嚮往自然，欲離群索
居，把寄情山水、吟風
弄月看作真正的生活和
享受。在這些人眼中，
現實的世界是紛繁複
雜、痛苦無奈的，高遠
的宇宙是清冷奇絕，杳
不可測的，只有心中的

世界才是與世無爭、自任自主的。因此，無論作
者在詩中發出的是獨自的吟唱還是寡和之曲，無
論是情到深處人孤獨還是高處不勝寒，都是一個
文人或一個思想者內心真實的寫照。

這樣的嚮往與境界不光中國詩人筆下有，外國
詩作中也有，英國近代詩人柯勒律治有一首著名
長詩——《古舟子詠》，寫的就是一個年邁的水
手，一艘船，「天氣奇寒，凍徹骨髓，冰山射出
慘澹光芒，在飄流的雲霧中若明若滅，四周既無
人跡也無鳥獸，只有一望無際的冰雪⋯⋯」這樣
的情境與《江雪》何其相似，柳宗元作為中國的
封建文人，他的世界觀脫離不了天人合一的理
念，但他發展了這一點，認為陰陽和天是三位一
體的，宇宙是無極限的，柳的思想嚴格來說是唯
物的。柯勒律治則不同，他是唯心主義者，作品
充滿了神秘、象徵和超自然的意味。但作為詩
人，二人在人生感受和審美情趣上卻獲得了跨越
時空和主義的界限，在一個空曠寒冷的域外，各

自駕㠥一艘小船，以年邁
之身，在如畫的詩中遙遙
一握，尋求到了屬於詩人
的共同歸宿。不同的是，
柯勒律治的詩中最後出現
了一隻鳥，但他不允許這
鳥的存在，他射死了牠。
我們應該注意，這位英國
詩人寫的不是釣者而是水
手，也許這樣的射獵正是
他（水手）的追求和收
穫，正如海明威《老人與
海》中的故事。而受禪宗
影響的柳宗元卻不可能讓
你知道老人是否釣到了
魚，佛說不可說不可說，
一說就是錯。在這兒，柳
比柯氏來得更神秘。這也
正透露出了東西文化上的一處差異，即：東方人
注重追求的過程，西方人注重追求的結果。由此
可見，文人喜歡熱鬧也愛獨處，曲水流觴、樓台
聚會演出了許多熱鬧和傳說，也留下了感人的佳
話和情趣。屈子的行吟，李賀的錦囊，陳師道的
獨臥，杜牧的《山行》都表明詩人要有自己的後
花園和觀照心靈的場所。

在尋求和營造心靈家園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要屬
陶淵明了，他棄官歸隱為的是保持做人的氣節，
同樣也是為了尋求內心的清靜。「結廬在人境，
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
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飲酒》）。隱逸的生
活是中國古代士大夫常有的選擇，反映的是中國
文人清高自許、目下無塵的心態。

人們或許會認為，與東方出世思想截然對立的
西方積極人生觀不會支援這樣的舉動吧？其實，
這種猜想是錯的。西方也不乏捨棄繁華，逃遁山
林者，大家熟知的有棱羅，他的《瓦爾登湖》就
是隱居生活的寫照——「只有住在瓦爾登湖畔，
才能接近上帝與天堂」。

數十年後，被艾略特稱為「二十世紀英語世界
最偉大的詩人」，一九二三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
得者——愛爾蘭詩人葉芝，小時候在聽父親讀了

《瓦爾登湖》後，就決心模仿這位「美國的孔
子」，到遠離塵囂，無人吵鬧的小島上過一種自
食其力、與世無爭的田園生活。成年後此願不
減，他的作品《茵納斯弗利島》就表明了這種願
望。「我就要動身去了，去茵納斯弗利島；搭起
一個小屋，築起泥巴房；支起幾行雲豆架，一排
蜂蜜巢，獨個兒住㠥，蔭陰下聽蜂群歌唱。我就
會得到安寧，它徐徐下降，從朝霧落到蟋蟀歌唱

的地方；午夜是一片閃亮，正午是一片紫光，傍
晚到處飛舞㠥紅雀的翅膀。我就要動身去了，因
為我聽到，那水聲日日夜夜輕拍㠥湖濱；不管我
站在車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都在心靈深處聽見
這聲音。」

這樣的意境與陶淵明的《飲酒》正相彷彿。討
厭喧囂，喜愛清靜，給生命以更大的自由，使之
能和自然宇宙相對白，和除了人以外的生命和諧
相處，難道是詩人特有的心性嗎？說到這兒，我
不覺想起了為了去打獵而不想去領諾貝爾文學獎
的美國作家福克納，稱呼他為作家他是不願意
的，因為他一直說自己是個農民。當有人對他
說，獎金有三萬多美元哩（一九四九年），他不
屑地說：「那只是錢，他們沒有鹿肉。」而對酒
的迷戀更顯出了他的自然習性和隱者風範，他的
名言就是：「人類文明開始於蒸餾。」並經常喝
得醉醺醺的，即使動身去瑞典之際也沒有停下杯
子，獲獎後他捐出了全部獎金，以獎勵文學新
人。

其實，這些人的選擇正是詩意的生活，是生命
存活於宇宙中最美麗的狀態。老子的《道德
經》，莊子的《逍遙游》，墨家的「返璞歸真」，
盧棱的「崇尚自然」，講的都是這樣的人生態
度。

今天的人們，能從都市走向鄉野嗎？能捨棄洋
酒暢飲一碗清泉嗎？能關上豪宅麗舍的門而竹籬
茅舍自甘心嗎？恐怕微斯人吧，畢竟這是一個提
倡「積極進取」的時代，一個崇尚物質和功利的
時代，一個喜歡攀比講求「檔次」的時代。

江雪是九重的佛境，桃源是九曲的深山，它
們都是欲界的仙都，凡夫俗子是絕對去不了那
裡的。

一
乾坤節序換，
爽氣下長安，
攜客出郊野，
千山木葉丹。

二

黃犬偕余老，
相偎碧水灣，
伊人行跡杳，
坐待日銜山。

三

春草年年綠，
秋花歲歲黃，
無言天共老，
明日又重陽。

詩
人
的
江
雪
與
桃
源

■
劉
新
寧

■周 南

密 雲 雜 詠

本
來
我
們
是
要
去
高
野
山
看
山
看
鳥
看
森
林

的
，
陰
差
陽
錯
，
來
到
了
這
個
叫
新
今
宮
的
地

方
。相

信
沒
有
外
國
旅
遊
者
聽
說
過
這
個
地
名
，
因

為
這
裡
不
但
沒
有
旅
遊
勝
地
，
更
加
沒
有
商
業

街
。
南
海
電
鐵
之
所
以
在
這
裡
設
一
小
站
，

大
約

就
因
為
它
是
關
西
地
區
一
處
主
要
的
濟
貧
中
心

吧
？在

和
歌
山
電
車
站
問
路
時
，
那
位
熱
心
的
站
長

告
訴
我
們
，
要
去
高
野
山
的
話
，
應
當
在
天
下
茶

屋
站
轉
車
，
可
一
路
上
跟
我
傾
訴
㠥
家
事
的
朋

友
，
抬
頭
往
窗
外
一
看
，
驚
叫
：
﹁
啊
！
坐
過
站

了
！
﹂

﹁
那
怎
麼
辦
？
﹂
我
道
。
我
是
個
緊
張
大
師
，
最

怕
坐
過
站
，
尤
其
在
這
種
生
地
方
。

這
位
在
大
阪
定
居
了
好
幾
年
的
朋
友
仍
在
看
㠥

窗
外
，

自
言
自
語
㠥
：
﹁
啊
，
是
新
今
宮
。
也

好
，
我
們
就
去
這
裡
看
看
。
﹂

她
突
地
站
起
來
，
拉
㠥
我
下
車
。

﹁
你
應
當
到
這
種
地
方
看
看
，
﹂
她
道
，
﹁
你

是
寫
作
人
，
別
光
是
看
旅
遊
點
逛
商
場
，
也
要
看

看
這
種
地
方
。
﹂

新
今
宮
車
站
下
車
的
人
特
別
少
，
本
來
就
內
斂

沉
默
的
日
本
人
，
在
這
地
方
似
乎
更
加
內
斂
了
，

一
個
個
都
埋
頭
趕
路
，
行
色
匆
匆
。
車
站
內
，
通

往
站
台
的
過
道
上
，
設
有
一
個
快
餐
點
，
沒
有
座

位
，
只
有
一
個
個
間
隔
開
來
的
小
窗
口
，
大
部
分

的
窗
口
都
站
㠥
人
，
他
們
背
對
㠥
路
人
靠
在
窗
口

用
餐
。
朋
友
告
訴
我
，
這
是
經
濟
餐
，
只
需
花
百

元
左
右
日
幣
就
可
吃
個
套
餐
。
﹁
咱
們
也
去
吃
一

客
怎
麼
樣
？
我
正
好
餓
了
。
﹂
她
提
議
。

﹁
不
，
不
用
了
。
我⋯

⋯

﹂

﹁
體
驗
一
下
嘛
！
這
又
不
丟
臉
。
誰
都
有
倒
霉

的
時
候
。
﹂
朋
友
道
，
﹁
前
不
久
電
視
裡
還
播
過

一
個
節
目
，
有
名
億
萬
富
豪
破
了
產
，
也
到
這
地

方
來
吃
經
濟
餐
，
然
後
重
振
旗
鼓
，

再
戰
江

湖
。
﹂

﹁
呵
呵
，
等
下
再
說
吧
。
﹂
我
拉
㠥
她
快
走
。

我
們
穿
過
空
無
一
人
的
樓
道
出
了
車
站
，
往
馬

路
對
面
一
看
，
果
不
期
然
，
那
幢
廢
棄
工
廠
大
廈

似
的
龐
大
建
築
上
面
，
赫
然
一
行
漢
字
加
假
名
的

大
字
，
意
謂
：
勞
動
職
業
介
紹
所
，
再
往
後
看
，

是
一
排
灰
色
三
層
樓
建
築
，
上
面
也
有
一
行
大

字
，
意
謂
：
社
會
福
利
醫
院
。

說
是
職
業
介
紹
所
，
卻
人
煙
寂
寥
，
兩
層
樓
那

麼
高
、
足
有
兩
個
足
球
場
那
麼
大
的
場
地
上
，
稀

稀
拉
拉
不
過
晃
蕩
㠥
十
數
人
，
他
們
或
坐
或
站
地

分
佈
在
那
些
巨
型
立
柱
下
。
有
個
人
蒙
頭
蓋
腦
躺

在
地
上
，
身
邊
放
㠥
些
鼓
鼓
囊
囊
的
編
織
袋
，
大

概
是
行
李
，
上
面
放
㠥
些
桶
裝
水
。

﹁
這
裡
還
派
發
飲
用
水
？
﹂
我
問
。

﹁
不
是
的
。
這
是
他
們
自
己
打
來
的
清
潔
用

水
。
﹂
朋
友
說
。

我
們
沿
㠥
車
站
旁
邊
這
條
大
街
踱
步
。
時
值
下

午
三
點
，
秋
天
的
風
冷
冷
地
吹
㠥
，
一
隻
烏
鴉
哇

哇
叫
㠥
落
到
馬
路
中
間
。

行
人
很
少
，
街
邊
商
舖
也
很
少
，
而
且
大
都
關

門
閉
戶
。
有
一
間
小
酒
店
開
㠥
門
，
走
過
去
一

看
，
是
那
種
沒
有
座
位
、
只
有
一
道
櫃
㟜
的
小

店
。
有
個
男
人
倚
㠥
櫃
㟜
喝
㠥
一
罐
甚
麼
，
面
無

表
情
，
目
光
呆
滯
，
淒
清
落
拓
的
神
色
，
令
我
想

起
孔
乙
己
。
還
有
幾
間
店
子
也
開
了
門
，
那
大
都

是
一
些
小
旅
店
，
我
看
了
下
門
口
廣
告
牌
上
標
的

價
錢
，
一
晚
的
宿
費
不
過
一
千
日
圓
左
右
。
相
當

於
港
幣
一
百
元
左
右
。
雖
然
便
宜
，
但
流
落
到
這

種
地
方
的
人
士
，
拿
得
出
這
費
用
嗎
？

不
過
，

最
令
我
感
慨
的
，
是
籠
罩
㠥
這
片
地
方

的
靜
。

日
本
本
是
個
安
靜
的
國
度
，
即
便
是
在
人
滿
為

患
的
地
鐵
車
廂
或
人
頭
湧
湧
的
步
行
街
，
也
是
一

片
空
曠
的
肅
靜
。
有
一
年
我
去
京
都
清
水
寺
看
紅

葉
，
遊
人
多
到
舉
步
維
艱
寸
步
難
移
，
從
寺
廟
門

口
到
大
堂
正
殿
人
塞
得
滿
滿
的
。
但
仍
是
寧
靜
，

清
純
透
明
的
靜
，
潤
物
細
無
聲
的
靜
。
年
初
日
本

大
海
嘯
，
電
視
裡
放
映
㠥
那
瘡
痍
滿
目
的
災
區
片

斷
，
災
民
們
在
瓦
礫
中
接
受
救
援
，
天
地
淒
哀
，

他
們
排
㠥
隊
，
井
然
有
序
，
沉
沉
地
靜
謚
㠥
。
有

個
女
子
接
受
採
訪
，
談
到
親
人
的
死
，
眼
角
濕

潤
，
臉
色
卻
依
然
安
靜
，
冰
涼
而
令
人
肅
然
起
敬

的
安
靜
。

可
是
眼
前
的
這
種
靜
，
卻
與
我
在
日
本
其
他
地

方
所
感
受
的
靜
都
不
同
。

我
望
㠥
街
邊
石
椅
上
那
位
石
頭
般
紋
絲
不
動
的

男
人
，
望
㠥
小
旅
店
玻
璃
門
後
依
稀
可
見
的
一
條

人
影
，
望
㠥
前
面
橫
街
上
那
道
一
閃
而
過
的
背

影
，

朋
友
的
聲
音
在
身
邊
響
起
來
：
﹁
快
走
吧
！

這
地
方
好
難
受
哦
！
﹂

這
些
天
來
，
我
一
直
在
想
㠥
新
今
宮
那
條
大
街

上
那
種
令
人
受
不
了
的
靜
，
為
何
那
麼
陰
鬱
那
麼

絕
望
？
今
夜
，
夜
半
夢
醒
，
那
條
街
又
驀
地
閃
現

在
眼
前
：

啊
，
整
整
一
條
街
上
，
沒
有
一
棵
樹
，

也
沒
有
一
株
花
。

要
有
多
麼
大
的
勇
氣
，
才
能
從
那
種
死
一
般
的

靜
寂
中
重
新
站
起
來
。

■
王
璞

大
阪
貧
民
街

一直很喜歡The Pancakes的聲音和歌曲風格。The
Pancakes是一支香港獨立樂隊，主音「阿戟」，身兼作曲、
作詞、編曲、彈奏等工作，是樂隊唯一一位成員。The
Pancakes的聲音充滿了滑稽和童趣，曾為電影《麥兜故事》
中的Miss Chan及《麥兜菠蘿油王子》中的少女麥太配
音。2005年，The Pancakes憑為《麥兜菠蘿油王子》製作
的〈咁咁咁〉，奪得第二十四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
電影歌曲獎。

作為香港獨立樂壇的生力軍，The Pancakes較少為香港
流行歌詞研究者所注視，相信是與其發表的大部分皆為英
語歌曲有關。數月前，The Pancakes推出廣東大碟《腦殘
遊記》，當中的〈kai歌之王〉、〈教我如何去小便〉、〈每
天要喝八千杯水〉、〈世上只有一個約翰連儂〉皆別致有
趣，充滿年青人的生活質感。今天本欄要談的，就是《腦
殘遊記》的點題之作〈腦殘遊記〉。

〈腦殘遊記〉一名，靈感自然是來自晚清小說《老殘遊
記》。《老殘遊記》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作者劉鶚
署名鴻都百煉生，敘述江湖郎中老殘在遊歷各地時的見
聞。The Pancakes的〈腦殘遊記〉，卻從小女孩的第一身回
顧自己可能「從尖子變成腦殘」的經過──

「腦殘 我是個腦殘 的腦筋轉得很慢 腦殘 我只是個腦殘

這個真相我已習慣 還記得一歲那一天 某位醫生笑瞇瞇 他

的眼睛閃閃發亮說 我會是個尖子 但有些東西不可不知 我

的身體有些怪異 我頭顱脆弱似雞蛋殼 輕輕一篤都可變白

痴⋯⋯還記得三歲那一天 某位忽忽地的姨姨 她將我拋高

卻沒接 我就是這樣跌了在街邊 自那天起我變了低B 每天

都充滿古怪事 我日常怪問怪答確是不得已 只因當天一仆

跌斷食指」

「腦殘」為罵人用語，常見於「網絡」與「次文化」
中，詞義如同字面上「大腦殘廢了」、「大腦功能障礙」
之意，並引申義為「白痴」、「愚蠢」，接近於香港俗語

「死蠢」的用法。在日常應用中，「腦殘」亦用以表示匪
夷所思的人和事，並無太大貶義。因此，The Pancakes〈腦
殘遊記〉雖以「腦殘」為名，在風趣幽默的筆墨下，所描
繪的其實只是一名普通小女孩的成長過程。不過，恰恰這
小女孩對世界充滿好奇，常常思考和問及一些稀奇古怪的
問題，使得旁人都認為她「腦殘」。同樣地，這也使得詞
中的女主人公，回溯性地找出童年「從尖子變成腦殘」的
原因──「我就是這樣跌了在街邊 自那天起我變了低B」

如果細味The Pancakes〈腦殘遊記〉，詞中所講的其實完
完全全是我們每個人的人生軌跡：小時候都被認為是聰明
伶俐的孩子，都被寄予厚望成為尖子，將來出人頭地；可
是長大後才逐漸發現自己的平庸，尤其在社會功利價值
觀、矛盾複雜人際關係面前不知所措──「腦殘 我是個

腦殘 一天裡有數十次不懂怎麼辦 腦殘 我只是個腦殘 一生

浮游在笑與淚之間 腦殘 我是個腦殘 感激你接受我唱作編

都最爛 腦殘 只要你也是個腦殘 即使遙遙萬里隔㠥千山都

有你們陪我不再孤單 我們各自困在快樂豬欄」

〈腦殘遊記〉在這裡直白地道出年輕人面對社會的惘然
（「一天裡有數十次不懂怎麼辦」），而傾斜的社會價值觀才
是令人「從尖子變成腦殘」更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的

「因」；相對來說，「腦殘」、「死蠢」才是無可奈何的

「果」。另一方面，〈腦殘遊記〉還有一個關鍵詞－－「遊」
－－人生天地間，每個人都是遠行的人。因此，「腦殘」
或許無傷大雅，如何「遊」、「遊」什麼才是要旨。於
是，〈腦殘遊記〉的The Pancakes不忘憑歌寄意，感激聽
眾對這個「唱作編都最爛」的獨立歌手的支持。當然還有

「我們各自困在快樂豬欄」的自我安慰，與最近發表的
〈我容易中六合彩嗎我〉（「其實有閒錢去買六合彩我已經
好好彩」）遙相呼應。有時候，我想，這才是「無一字說
悲」的香港悲歌。

■梁偉詩

腦殘遊記

腦殘 我是個腦殘 的腦筋轉得很慢

腦殘 我只是個腦殘 這個真相我已習慣

還記得一歲那一天 某位醫生笑瞇瞇

他的眼睛閃閃發亮說 我會是個尖子

但有些東西不可不知 我的身體有些怪異

我頭顱脆弱似雞蛋殼 輕輕一篤都可變白痴

腦殘 我是個腦殘 我的腦筋轉得很慢

腦殘 我只是個腦殘 只懂呆呆地坐 坐在豬欄

還記得三歲那一天 某位忽忽地的姨姨

她將我拋高卻沒接 我就是這樣跌了在街邊

自那天起我變了低B  每天都充滿古怪事

我日常怪問怪答確是不得已

只因當天一仆跌斷食指

腦殘 我是個腦殘

一天裡有數十次不懂怎麼辦

腦殘 我只是個腦殘

一生浮游在笑與淚之間

腦殘 我是個腦殘

感激你接受我唱作編都最爛

腦殘 只要你也是個腦殘

即使遙遙萬里隔㠥千山

都有你們陪我不再孤單

我們各自困在快樂豬欄

■江邊垂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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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作者於今年國慶期間，曾赴京郊密雲某山莊小
憩。時值晚秋時節，金風送爽，層林漸染。作者獨偕年邁愛犬
於湖邊木板椅上相依相偎，沐浴於金色夕陽之中，待暮色已
深，始踽踽歸去。所謂「伊人」者，當亦兼有悼亡之意。識者
謂：此詩頗具王維意境，亦堪稱「詩中有畫」。所謂「無言天
共老」者，蓋夫子曾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
天非不老，只是老的速度較慢而已。

〈腦殘遊記〉
作詞/作曲：The Pancakes

主唱：The Pancakes


